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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叔叔
十五年前，当二叔把第四位

女孩的父母领到我家里来的时
候，我看见老母亲如枯树逢春般
整个人都舒展开来。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三十
出头却没有成婚，我成为了母亲
心中最大的隐痛。“还不到门口
把炮仗点起来！”母亲放下手中
磨豆腐的活计，挽起衣袖向我催
促道。我连忙跑出去点炮仗，她
则转进正屋开始泡茶了。

炮仗响完，二叔带着女孩父
母走进了我家，街坊四邻也都围
了过来。村里人结婚前女方父
母要带亲戚一起来男方家看家，
这对男方而言是头等大事。屋
里二叔向女孩父母介绍着我们
家的情况，不时献上溢美之词。

虽然家境困难，但母亲还是
做了一桌子菜。席上，平时不饮
酒的二叔喝得十分卖力，看得
出，他努力想把氛围搞上去。临
走时母亲往女方母亲怀里塞了
一万一千块钱，寓意着万里挑
一，表示着男方对女孩的认可，

这笔钱有一半都是二叔借的。
女孩一家走后，胃病严重的

二叔忍着痛，醉倒在炕边，他嘴
里还迷迷糊糊地絮叨着：“大侄
子是厚道人，跟了他是有福气，
有福气……”

那天之后，母亲的脸上洋溢
起了久违的微笑，但我对这次看
家并不抱希望。两年前初恋女
友阿花不辞而别的场景历历在
目，她是二叔的亲外甥女，和我
算得上青梅竹马，分手后二叔几
次去挽回，都没效果，连她都这
样，何况是陌生的女孩。

一个燥热的夏季午后，聒噪
的蝉鸣声中，敲门声响起。母亲
打开门，来人正是前几日来看家
的女方母亲。“大姐，对你家孩子
我是很满意的，但是找人批了八
字，两人不合啊！”说着，女方将红
纸包好的钱塞进了母亲的怀里。

这是退亲惯用的说辞，母亲
心里明白，但是依然赔着笑脸，
说道：“妹子，我家孩子性格朴
实，什么人都合得来，让他们处

一段时间吧？”母亲一边用近乎
哀求的口吻说着，一边将钱往女
方父母的怀里推。

“他们处朋友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钱我们不能收，来日方
长，您先收回去哈。”弦外之音就
是他们大人是不同意的，话说到
这份，母亲依然没有伸手接下那
钱的意思。

迟疑了一阵，女方母亲把钱
放在了门外，转身走开了。我跑
了出来，将母亲搀扶回到了房
里。连续放了四次看家炮仗，却
一次都没有成功，这种挫败感让
我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我决定离开村子，离开这个
让人沉闷得透不过来气的地方。
那一晚雪满山路，二叔和母亲一
起将我送上了去远方的车子。

十几年过去了，在美丽的东
南沿海城市，我拥有了自己的幸
福家庭，妻子温婉贤淑，生活温
暖而安定。每次回家，我都会去
看望二叔，在我眼里，他是乡村
最温暖的符号。

2019年的一个春天，母亲从
家乡来到城市，她告诉我二叔病
了，得的是胃癌，可能熬不过这
个春天。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
伤心。无论怎样，我都要尽力救
治二叔，他是我们家的恩人。

经过一番努力，二叔顺利来
到了城市中心医院。

手术之前，阿花也来到了城
市，专门陪护二叔。十几年不
见，现在的她妆容精致，骨子里
透着独立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四目相对，我不禁想追问她当年
不辞而别的事情，但是想一想现
在的幸福生活，又觉得没那个必
要了，于是，话到嘴边，我还是咽
了回去。

安顿好二叔，阿花送我下
楼，聊天中我才得知，因为生理
缺陷，她不能生育，这些年她一
直是一个人生活。当年得知我们
俩在恋爱，他父母把这个情况告
诉了我的母亲，母亲觉得我是独
子，婉拒了阿花，她才决意离开
我的，这些年我一直蒙在鼓里。

看着坚毅娇小的阿花，我心
中一阵酸楚，我想伸出手臂抱一
抱她，但是又怕这手臂伸出去就
收不回来了。最终，我还是没有
勇气伸出去。

夜深人静，我一个人枯坐在
书房，心中久久不能平复。凌晨
时，迷迷糊糊快要睡去，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居然是二
叔。

“阿斌，有个事情十几年来
一直压在我心头，马上要手术
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一定
要把这事告诉你，不然我心里不
踏实！”

听得出二叔十分激动。“没
事，您慢慢说！”我安慰道。

“我对不起你啊，你和阿花
的事情，是我的错，当时你家穷，
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一次失
言，我和她爸讲让她不要嫁你
家，后来你们就分了，我对不住
你啊！”二叔说着，哽咽了起来。

我正要和他解释，二叔长舒
一口气，匆匆挂了电话。

几位投缘的朋友或者
老乡聚会，我喜欢去街头巷
尾随处可见的大排档。这
样的食肆，对于请客者与受
邀者，都是亲和与温馨的，
有着平民烟火的熟稔，妈妈
味道的体贴。路灯的清辉
穿过行道树的枝叶，明亮而
又柔和。夜幕于树梢、房檐
向天空蔓延，颜色梯次加
重；在目力不及的远方，暮
色更深更浓。

在城市无边的夜晚，平
民烟火，就像不施粉黛素面
朝天的妙龄女子，一颦一
笑，举手投足，都是无比的
妥帖与优雅，呈现清水出芙
蓉的自然之美，给无数务工
者、南来北往的旅人带来港
湾般的慰藉。

排档自在，体现生活的
态度，是洗尽铅华之后的淡
定选择。

许多年前，我以进入大
酒店为荣，以为那是身份与
地位的象征。多年以后，我
终于意识到，大酒店终究是
讲排场的地方，往往附加饮
食以外的内容与含义。填
饱肚子，或者说，只为专心
专意吃饭，在大排档抑或路
边摊来碗牛肉面，足矣！

几年前，我回到老家，
赴县城与朋友闲聊。许是
数年不见，两人相谈甚欢，
不知不觉已至黄昏。朋友
说，喝点小酒。我跟着朋友
来到沿河街，走进一家古朴
别致的小餐馆。四四方方
的木桌，被四条小板凳包
围，朋友和我相对而坐。门
外垂柳婀娜，垂柳下面是水
质清澈的河流。白帆点点，
渔舟往来。鹭鸶一头扎进
深水，又倏忽冒出来，嘴里
叼着银光闪闪的鱼儿。我
们品着酱牛肉、时鲜河鱼仔
还有五香花生米，饮着山村
的黄酒。酣畅与落霞齐飞，
醉倒了柳梢上的一弯新月。

这顿饭，连酒带菜总共
花费不到两百元，但我觉得
胜过任何高档酒店的山珍海
味，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
多年以后，我仍回味不已。
电话中，朋友笑道：“街边店
而已，类似广东的大排档！”

白天，大排档在城市一
角静默着。其生命力沸腾
于夜晚。在静谧的夜空下，
大排档的气质充分释放，五
彩缤纷，斑斓多姿。大排档
犹如一个小社会，这一桌讲

着潮汕话，那一桌浓郁的河
南腔，前一桌地道东北话，
后一桌冒出“龟儿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
于大排档小天地，人以乡音
分，在各自的方言世界里陶
醉，忘情，怡然自得。

大排档经营者多是平
头百姓，他们不会像大酒店
服务员那样精于察言观色，
无论食客西装革履还是一
身工装，一律善待礼遇。大
排档烟火可亲，置身其中，
唯有融入意，而无疏离感。

坐在大排档歇息，看旁
边络绎不绝的人群，恍惚
中，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家乡
的某个角落，望着乡亲们行
色匆匆，带着一脸清欢的表
情，熙来攘往。

大排档里的平民烟火，
吸引无数人在那里大快朵
颐，也喂养了平民经济。疫
情肆虐时，大排档陷入凄凉
寂寞。许多经营者“竞夕起
彷徨”，期盼生意重现生机；
好多市民与务工者，在大排
档附近徘徊，似乎在怀念那
些平常而又温润的烟火时
光。

排档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不少明星都钟爱大排
档。有网友在三亚旅游，偶
遇明星张天爱，估计是店家
太忙了，张天爱主动当起服
务员端盘子，仿佛邻家小
妹。

现今的酒店，装修越来
越高档，菜式越来越讲究，
价格越来越离谱。即便有
人请客，出入此类场所，总
感觉它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有点疏远甚至排斥普罗大
众。而一看见朴实无华的
大排档，我就像一株快要枯
萎的庄稼，一下子沐浴从天
而降的甘霖。

大排档价格亲民，就算
菜品稍上档次，也不会贵到
哪里去，请客者与吃请者都
不会有啥心理负担。大家
卸掉包袱，放下疲惫，看着
街边景色，品尝家常美食，
啜饮生活的闲适。

大排档是一个地方或
者城市的广角镜，从中可以
窥见这个地方或者城市的
生态景观。大排档又像是
一部厚厚的市井小说，值得
用心去翻阅。

大排档里的平民烟火，
是芸芸众生心中的眷恋，闪
烁温情熨帖的诱惑。

冷激面是我们江南一
带的方言，书面语言应该是

“凉面”或者“凉拌面”。顾
名思义，所谓冷激面，就是
面条下熟后，从热水中捞
起，放在清凉的冷水中“激”
一“激”，冷却变成凉面，佐
以汤汁浇头，在夏天享用，
十分凉爽可口。

冷激面冷却的清水是
从水井中吊上来的。夏日
傍晚的水井格外忙碌的。
孩子们“扑通、扑通”地从水
井中吊起一桶桶井水，泼在
院子里的场地上降温。被
夏日太阳烧烤的场地，龇牙
咧嘴地发出“叱叱”的声音，
腾起一股白茫茫的水雾。

孩子们乐了，泼水更来
劲了。泼足了水的场地，终
于偃旗息鼓，乖顺地变得清
凉起来。此时，火辣辣的太
阳终于西沉了，绚丽的火烧
云燃红了天际，也映红了孩
子们红彤彤的脸颊。

在农田里干活的大人
们，三三两两地歇夜回家
了。水井又忙碌起来，挤满
了干活回来擦脸洗脚的大
人。孩子们凑热闹似的，也
挤了上去，吊起满桶水拎回
家去。

“奶奶，吊的井水够不
够了？”我们把吊来的井水，
冲入水缸中，边冲边问奶
奶。

奶奶在灶间忙着，看了
看水缸中盛着的水，说道：

“夏天天热，只要够用就行
了。你们再去吊桶水来，要
下冷激面啦。”

我们应着，吊水的吊水，
搬凳子的搬凳子。两张长凳
在院子里摆好，上面铺上门
板，一家人便围坐起来，一边
乘凉一边等吃冷激面。

奶奶开始下面条了。
大铁锅的水烧开了，水花扑
腾扑腾地翻滚着，奶奶将水
面扔进了滚水中，顿时滚水
淹没了面条。奶奶拿着一
双 长 筷 轻 轻 地 拨 动 着 面
条。八、九分熟时，奶奶便
捞起了面条。奶奶说，煮过
头的面条，便不好吃了，没
有韧性了。像做菜一样，下
面条，火候也要恰到好处。

捞起来的面条，便放在

我们吊来的清凉的井水中，
“激”一“激”，过滤冷却一
遍，然后又捞起，放在盛放
井水的面盆或吊桶中，再

“激”一“激”，然后捞起，放
在电风扇下吹凉。奶奶吩
咐我们，一边吹风，一边用
筷子挑松面条。

冷激面的面汤浇头很
重要。奶奶总是就地取材，
熬制浇头。一般自留田上
有什么就烧什么。丝瓜毛
豆、青椒榨菜、咸菜茄子、小
青菜、生瓜丝，这些夏日寻
常的农家菜肴，偶尔佐以肉
末或肉丝，在奶奶的烹饪手
艺下，做得十分可口。

奶奶总要准备浓、淡两
种面汤，浓汤口味重些、咸
些，淡汤口味清淡、清爽
些。我最喜欢奶奶做的淡
汤，尤其蛋皮花清汤。做蛋
皮花，是很费工夫的，先将
鸡蛋摊成薄如蝉衣的蛋皮，
然后再切成一条条整齐划
一的蛋皮花。你看，清雅的
汤水上，飘着一条条黄金色
的蛋皮花，赏心悦目，令人
食欲大振。

调味汁的熬制，虽然是
简单的蒜末、姜丝、蒜叶，奶
奶用麻油、香醋、酱油、细
盐、味精，搅拌配制，味道独
特，鲜美无比。

冷激面通常是用面盆
上的，大家用筷子捞在斗碗
中，浇上面汤浇头，浇上调
味汁，轻轻搅拌，一股清凉、
馥香的味道扑面而来。劳
作了一天的父母亲，有时也
会喝口老酒，活血解乏。我
们有时会从大人的碗里，偷
喝上一口，解解馋。

奶奶看到了我们偷喝
酒，便嚷嚷道：“面条不等人，
要结块的。”于是，我们便使
劲地吃着碗里的冷激面。

奶奶笑了，我们也笑
了，时不时地冲奶奶做了个
鬼脸。奶奶慈祥的笑容和
冷激面清凉爽口的味道，永
留心间。

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
冷激面了，现在特别怀念小
时候冷激面那凉爽可口的
味道。是啊，夏日炎炎，能
吃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冷激
面，那是多么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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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有
些东西会镌刻在记忆深
处，任时光怎样打磨，依
旧鲜活如初。

它是老家屋前的一
片水域，准确地说，不能
算河，只是一汪开阔的
水塘。名字也怪，叫“瞎
大汪”。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名字，没人知道，也
没人想过要为它编织一
段 美 丽 或 是 凄 凉 的 故
事。像一个人与生俱来
的器官，它被我的父老
乡亲们日久经年地使用
着，不存在感激，也不会
刻意地珍惜。它就似一
把吉他，弯曲有形，静静
地躺在岁月里，任风雨
弹拨。

那时，我们都还很
小，剔除上学的时间，瞎
大汪是我们的乐园。站
在堆上喊一声，钓鱼哦，
一会儿便并排站上十来
个孩童，每人一根芦柴
杆，绣花针弯的钩。这
种简陋的装备会被现今
城 市 里 的 钓 鱼 族 们 讥
笑，但丝毫不影响我们
那时的心情，快乐、明
朗、热烈。多年前的鱼
好像也多，且老实，漂在
水上的鹅浮一动，便稳
稳地钓上一条鲫鱼来，
阳光下饱满的鱼鳞闪耀
着健康的光泽。

在汪塘的浅水区，
我们学会了游泳，是狗

爬式。我们家乡话称游
泳为洗澡，天热了，脱个
精光，洗澡。水很凉，

“扑腾扑腾”就热了，热
了的我们就泡在水里，
不想上岸，仿佛鸭子过
着两栖的生活。但我们
不 大 敢 去 汪 塘 中 央 嬉
水，那儿太深。为了测
量究竟有多深，几个胆
大 的 小 伙 伴 曾 叠 过 罗
汉，水性最好的扎猛子
到水底，立起来，第二个
扎下去踩他的肩膀，第
三个再扎，四个人下去
还没露出头。我们在水
里游啊、闹呀，累了，翻
个身，四肢伸直了躺在
水上脸朝天，像青蛙。
天很蓝，水因而也蓝。
我曾在温暖的蓝色里注
视过一群晒影的鱼，黑
压压的，舒缓欢畅地潜
行，像集体奔赴一次庆
典。两只羽毛艳丽的野
鸭躲在柴荡里亲嘴，被
鱼吓着了，“呼啦”一下
双双展翅飞起。

在汪塘西南角的杨
树林里，我完成了对女
孩子的第一次吻，幸福
得几近眩晕。女孩是前
庄人，不算美丽，却弥漫
着泥土的清香。我们是
高中同学。在林子里，
我和她发誓永不分开。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再 后 来 ，她 不 属 于 我
了。不是我抛弃她，是

她选择了嫁人。我发誓
绝不做陈世美，但她依
然对自己没信心。她写
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
勉励我要志存高远，不
要总挂念穷僻的乡野。
我读信时读糊了眼睛，
以后一直没见过她，她
在 躲 我 。 我 真 的 没 想
到，考上大学给我带来
了无上的荣光却又让我
丢失了淳朴的爱情。

我虽早已走出了乡
村，远居于城市，但在忙
碌的间隙，在一个人的
夜晚，还会时常想起大
汪，想起蓝色的水波，
想 起 朴 实 的 亲 人 。 原
以 为 汪 塘 会 永 远 躺 在
原野里，只不过在空间
上与我拉远距离罢了，
就 像 一 些 穿 旧 了 的 衣
服，不合身了，把它锁
进箱底，却不会丢失。
可我错了，那天，当我
站 在 老 家 熟 悉 的 大 堆
上远望时，瞎大汪已不
复存在，一条高速公路
从它以前的胸膛穿过，
车辆疾驰而逝，排出阵
阵轻烟。那一刻，我的
眼 睛 里 布 满 了 泪 水 。
没有人知道我的感受，
酸楚，无奈。在现代文
明的底层，那新填的泥
土 下 面 ，曾 经 有 一 口
塘，生长着我欢乐的童
年、少年和一个青年十
八岁时的爱情。

外婆会做西瓜鸡，选一个中
等大小的西瓜，先用小锥子在西
瓜上端五分之一处轻划出锯齿
状图案，再用尖刀顺着图案切
开，用勺子将瓜瓤挖尽，将清蒸
好的童子鸡连同汤装入西瓜壳
中，盖上瓜盖，上笼用旺火蒸 5
分钟取出即可。

西瓜鸡酥烂味美，瓜香汤
鲜，有补虚益气、解暑清热、生
津利尿之功效，最大的功效是解
馋，馋虫下去了心里便清凉了。

外婆娘家是大户人家，做银
饰生意，在吃食上很讲究。据说
初伏这天除了吃西瓜鸡还要做
一桌子凉菜，早上做好凉菜和西
瓜鸡，放置竹篮里吊在井里，待
午饭时取出，菜品吸足了井水的
凉气儿，吃到肚里凉飕飕的。饭
后再从井里将西瓜拔上来，一切
两半，一人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
挖着吃。头伏餐也叫“吃井宴”。

外婆出嫁后，娘家败落，外
公是教员，日子过得清贫，头伏
西瓜鸡是吃不上了，但外婆仍然
会在入伏这天，一早去地里选几
个熟透了的西瓜，用刀子切开一
个锯齿状盖子，将黄瓜切成条装
到西瓜壳里，撒盐，加醋，做成

“神”咸菜，另外几个西瓜也同
样刻出锯齿状切口，有放胡萝卜
咸菜的、有放大酱的，一个个装
好后，将盖子盖上。一同装入竹
篮里，吊在井里。

等中午大人们收工回来，学
生放学归来，外婆将竹篮拔出井
口，在井旁的石桌上将一个个西
瓜摆上，看到绿油油雕刻精美的
西瓜壳，暑气便消散了大半。

整整一个伏天，外婆家的井

成了天然冰箱。外婆家的西瓜
都是外婆亲自切，外婆切的是

“花”口，家人吃完后，西瓜壳用
来当容器盛菜、盛饭、盛水，放
进竹篮里吊在井里吸凉气儿，最
后完成使命的西瓜壳外婆削去
硬皮，切成条儿腌成咸菜，又是
一道消暑小菜。

有人笑外婆穷酸，改不掉大
小姐的臭毛病。外婆说，日子只
要肯花点儿心思，便过得有滋有
味了。

母亲就没有外婆的耐性了，
我五岁那年，我们家盖了新房子，
从老宅搬了出来，新房没有井，母
亲入伏后便开始煮绿豆汤，煮一
大锅，喝一天。绿豆性凉，也是消
暑的好饮品，但到了下午便变味
了，只能改喝大碗茶，五毛钱一袋
的茉莉花能喝一个月。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家家
都有冰箱，食物的时令性也弱
了，打开冰箱啤酒饮料想喝啥喝
啥，伏天也好过多了。

那年，八十岁的外婆来我家
小住。入伏那天，外婆又给我们
做了西瓜鸡，还做了一桌子硬
菜，有鱼有肉。外婆说，现在日
子好了，比她小时候强了百倍。
不过，要是有井就好了，食物放
在冰箱里，会破坏它的原味，这
点比不上井水。

那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夏
天。年末，外婆去世。后来，我
也在入伏这天，做过西瓜鸡，但
没有外婆做得好吃。不到伏天
便离不开空调风扇，受不了夏天
的热，如何感受到食物的清凉，
这是外婆说的话。细品一下，还
真是那么回事儿。

怀念（外一首）

梦里携你远走
归隐至江南烟雨深处
柳荫里斜倚牧童的短笛
写一幅泼墨山水
你是画卷中点睛的一笔

乌篷船打捞起青莼
也捞起无尽岁月
蘸着茶香放任一世思绪

氤氲中铺展漫漫记忆

相逢时你那一笑
绽放在季节的微雨中
永生是最美的一瞬

童年
当这世界从眼前隐没，
永恒的星光笼罩了一切。
当你我依偎着看流星飞落，
我看见人类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或许上了点年纪，
蜗居城市一隅，常怀旧、
思乡。这不，夏天到了，
我又仿佛回到了儿时的
乡村夏夜。

实话讲，儿时的乡
村虽穷，几乎是衣食全
忧，然而，那时的乡村夏
日很美。于这个季候，
任何一片天空、一块田
地、一条河流、一丛树林
……都是勃勃生机、血
肉丰盈、情感裹人的生
命。历史的、文化的、民
俗的东西像疯长的野草
一样在酝酿、繁衍、绵
延，最终成为时光的篇
章。

东 曦 驾 日 终 落 桑
榆 ，主 角 的 夜 粉 墨 登
场。乡村夏夜，馨香馥
郁，回味无穷。城市夏
夜，灯火璀璨，喧嚣不
息，却远不及乡村的生
态自然，有一种天然素
雅。夜幕下，微风过处，
树叶沙沙作响，似闺中
少女般娇羞；风速轻柔
缓适，夹带着田间野花
的芬芳和庄稼的清甜。

“汪汪……”谁家“报时
犬”首发夜声。此时，乡
村上空升起缕缕炊烟，
粗茶淡饭，清香扑鼻。
劳作一天的农人扛着钉
耙走在归家的田埂上，
只待与家人共进晚餐，
热热闹闹喝着麦糁粥、
嚼着咸黄瓜或炒蚕豆，
有说有笑，大侃一天的
所见所闻。

乡村夏夜，诗情画
意，美不胜收。月光温
柔地倾洒在大地上，草
屋、树木、小河、庄稼沐
浴在星月下，庄严而柔
和，安谧而幽美。天空，
繁星闪闪，镶嵌在灰蓝

的夜空，迸发着璀璨的
光芒，宛若童话一般。
晚饭后，恬静的村庄忽
然变得热闹非凡。大人
们扛着板凳、拿着芭蕉
扇、拖着蒲席，领着孩童
走出了家门，找个通风
凉快的地方，或旷野或
桥 头 或 大 树 下 纳 凉 聊
天。蒲扇轻摇，习习凉
风，尽是无忧无虑地逍
遥，尽是自在地唠嗑。
男人们谈论着国事、村
里 村 外 的 大 事 以 及 庄
稼的收成，女人们则家
长里短，儿女情长……
不 时 爆 发 出 一 阵 阵 爽
朗 快 活 的 笑 声 。 而 孩
子 们 趁 机 一 溜 烟 躲 到
树 林 或 田 野 或 场 头 玩
游戏、捉迷藏去了。他
们一边尽情玩耍，一边
尽 享 大 自 然 的 夜 色 风
光。欢乐的嬉笑声，此
起彼伏，在乡村的夜空
久久回荡。

乡村夏夜，妙趣横
生，幸福多多。夏夜，乡
村孩子最爱玩的游戏是
捉迷藏。先用“剪子、锤
子 、布 ”确 定 谁 先“ 找
人”，且用手帕蒙住其眼
睛，让他从一数到一百
后，方可解下手帕寻找
已藏好的小伙伴们。那
时乡村蚊虫多，但为了
不让自己被发现，有人
躲到瓜棚下，有人躲到
树丛里，有人躲到河岸
桥洞……眼看自己快被
发现，干脆来个恶作剧，
蓦 然 跳 出 来 大 声 学 狗
叫，“汪”的一声，吓你一
跳！有人还“顺手牵羊”
摘一条黄瓜大家分享。
玩累了，逮只萤火虫回
到大人身旁，享受着芭
蕉扇的清凉。那时乡村

没电，更无空调电扇。
人们干活归来，要么端
起水瓢猛喝一阵，要么
抓起蒲扇猛扇一阵。此
时的母亲，一边心疼地
看着满头大汗的孩子，
一边用力地给他扇风，
擦汗。孩子幸福地进入
梦乡。

乡村夏夜，故事颇
多，说不完，道不尽。比
如，赶露天电影、捉黄
鳝、捉知了猴等等。而
慈祥的说书老人，总是
不厌其烦，不是讲“花木
兰替父从军”，就是“唐
三藏西天取经”，或者是

“白娘子水漫金山”，还
有 那“ 诸 葛 亮 三 气 周
瑜”……迷人的故事，听
得孩子们意醉神迷，流
连忘返。夜已深，凉风
爽，月光斜斜地从树隙
间钻下来，斑斑碎影，撒
在地上，如诗似画，如梦
似幻。此刻，蝉鸣蛙声，
偃旗息鼓，人们才纷纷
散去……

乡村夏夜，如同一
幅写意的水墨丹青，描
绘出古朴的乡村之美，
田园之美，灵动之美。
而 N 年过去，随着时代
的飞速发展，如今乡村
夏夜与城市一样，有闪
烁的霓虹灯，有喧嚣的
卡拉OK，有满街的烧烤
……人们窝在高楼林立
的空调间里，或看电视，
或玩手机，或聊天视频，
却 觉 百 无 聊 赖 。 于 是
乎，我十分怀念儿时的
乡村夏夜，那是镌刻在
记忆深处最快乐的美好
时光。它俨然一罐窖存
数年的琼浆，打开封印，
历久弥香，小酌一口，沁
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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